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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自觉 

李玮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徐志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925年底，徐志摩高度评价了沈从文的《市集》， 

这同时也是对沈从文乡土选材和散文诗化叙述手法的肯定，对今后沈从文文学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1926 
年底《筸人谣曲》的整理发表标志着沈从文乡土观念的自觉。但发生与自觉并不代表成熟，20年代末，沈从文乡 

土文学观念才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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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用一支饱含温情的笔将往昔记忆中的故土 

移到纸上，建构起灵动秀美的“湘西世界” 。他塑造的 

“乡下人”形象，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别人无法替 

代的独特认识价值” [1](278) 。因此，沈从文被认为是乡 

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这种乡土文学是“沈从文式”的， 

它既不同于 20年代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统摄之下的 

“侨寓文学” ，也不同于 30 年代关注乡土生活中阶级 

斗争的左翼乡土叙事。这个世界有“神”存在，一切 

都是有灵性的， 当然也存在隐忧和哀愁。 “正是从湘西 

特定的历史土壤里，沈从文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历史演 

变进行了连贯的思考，从正面寄托着他的人生审美追 

求” [1](201) 。但是，沈从文这种乡土文学观念并不是一 

开始就有的，它经历了一个发生、自觉的过程，而这 

个过程的缘起并不在沈从文自身，《晨报副刊》的编辑 

徐志摩是沈从文乡土观念得以发生的外界助推力。 
1926年底，沈从文收到表弟印远桂寄来的 400多首筸 

人山歌，并编选发表《筸人谣曲》，这是他乡土观念自 

觉的标志。 

一 

1923 年沈从文来到北京， “本意是读书，但到了 

那地方，才知道任何处皆缺少不花钱可读书的学校， 

故只在北京小公寓中住下” [2](371) 。沈从文一边去北大 

旁听一边学习写作，他自谦“关于艺术以及类乎艺术 

这类话语，我是一点也不懂得的。我只是用一种很笨 

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 

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的方法” [3](292) 。 

关于抒写对象， “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 

到纸上” [4](41) 。所以，初涉文坛，沈从文多以自己在 

北京的窘况为范本，模仿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真 

实大胆地叙写自己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不过，在学 

习用笔阶段，沈从文题材选择很宽泛，各色人等，眼 

目所及都出现在他笔下。 “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 

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 

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 

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 ” [3](374) 因此，他也着眼乡土， 

小说《代狗》 《屠桌边》《福生》《画师家兄》相继发表， 

这是他对记忆中质朴可爱又有点狡黠的“乡下人”的 

素描，平铺直叙，虽谈不上什么深度和广度，但读来 

清新朴素，兼有地域风情， 颇为动人。金介甫认为“沈 

从文这类早期素材， 直到今天读起来还很可口” [5](111) 。 

这个时期，沈从文小说创作并没有自觉的乡土意识， 

更没有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 他只是一味地写， “他大 

量写作显然是为了糊口” [5](111) 。那么，沈从文的乡土 

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又是什么原因让沈从 

文有了这种自觉呢？ 

凌宇教授认为： “这种对人生的理性疏解，在沈从 

文创作中，直到二十年代末才见出端倪。 ” [6](66) 纵观沈 

从文最初的创作，大部分是都市题材。主人公“我” 

大多孤独、寂寞、自卑、怯懦，一副落魄样，处处为 

人瞧不起，在内心深处，做人的自尊却让“我”产生 

了绥惠略夫式的报复社会的极端念头， “从厌烦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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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再厌烦的肉底噼拍声里，他想起工人绥惠略夫在 

戏场时光景” ， “把你们的爱人毁去，把你们的宠姬毁 

去，把你们倚为幸福之屏风的风屏撤除，把你们点缀 

世界而具的美一起毁灭” [7](378) 。而“到一九二八年和 

一九二九年之际，这种自卑心理终于被沈从文自觉到 

的‘乡下人’道德与人格价值的优势所取代” [6](70) 。 

金介甫认为： “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除了注意写当代都 

市生活的痛楚外，还喜欢写他最钟爱的题材——他的 

故乡。二十年代末期，他已开始写出一批生动的乡土 

文学作品。几年之后，他又通过湘西风土人情来表现 

诸如生与死、爱与欲、永恒与变化等普遍性的问题。 

最后，他在写乡下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展示了现代中 

国道德情操的一个侧面。他凭借自己的抒情笔法，使 

现代中国白话文扩展了应用范围，担负起文学语言的 

新任务。 ” [5](187) 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沈从文自觉的乡 

土意识是从 20年代末开始的。 

对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学界已经有了很多讨 

论。 李永东着眼 1928年沈从文移居上海租界这一外部 

事件，认为“寓居租界后，沈从文开始建构希腊小庙 

供奉人性，开始由乡情民俗的单纯展示转向乡村都市 

对立的深度模式， 开始形成自己明确的文化批判立场。 

租界的生活世态照亮了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世界，促 

使他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思索民族文化重造的重大 

问题” [8](101) 。凌宇教授则从内部着眼， “这种心理优 

势，源于沈从文对自己所属的苗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眷 

念” [6](70) 。的确，1929年前后，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趋于成熟。 “真正显示沈从文对 

社会人生独立而成整体的思考，是  1930 年以后的创 

作。在这之前，他的数量不小的小说，只能称之为一 

堆杂乱而失章次的‘习作’ ，一种建造自己的文学世界 

之前的材料准备和工艺练习” [1](173) 。但是，我们发现 

就在这些“材料准备和工艺练习”的作品中，1925年 

底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已经萌芽了。 

二 

但这种乡土文学观念的萌芽主要由外力催发，这 

个外力就是徐志摩。可以说，徐志摩和他的《晨报副 

刊》把徘徊在十字街头的沈从文往回望故乡的道路上 

推了一把。郁达夫最早发现了沈从文的才华，把沈从 

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和瞿世英，他们 

答应发表沈从文的习作。 1924年 12月中上旬 《晨报· 北 

京栏》就发表了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 “但因署的是笔 

名，这篇文章的篇名现已无法考证” [9](20) 。1925 年 1 

月 19日到 3月 9日，《晨报副刊》断断续续刊载了沈 

从文的散文《遥夜》五篇，文中的“我”在城市中空 

虚、忧郁、寂寞，恋爱上也毫无所获，又敏感懦弱， 

明显带有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气质。1月 31日散 

文《公寓中》发表，8月 4日、6日又发表小说《绝食 

以后》。这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文章， 写了贫病交加的 

“我”在北京艰难讨生活的凄惨之状。但 1925 年 10 
月份以后的《晨报副刊》刊发的多是沈从文带有湘西 

特色的作品。这种变化，要从新任编辑徐志摩说起。 
1925年 9月，沈从文曾前往徐家拜访。他后来回 

忆说， “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先生， 是我读过他不少散文， 

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 

用笔时。就不知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 

么写，不同当时流俗所赞美的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一类 

作品，才给人眼目一新的印象。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 

学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 ” [10](436) 沈从文欣赏 

徐志摩的散文， “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 ，并且受到 

一种鼓舞， “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 。所以徐志摩也是 

沈从文学习写作的一个榜样。 “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学 

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 ，这句话中的“效果” 

一词应作何理解？当然不是即使再努力学习写作，也 

没有丝毫进步的意思。这里的“效果”应该是得到编 

辑的认可，习作发表之效果。真正结识徐志摩之后， 

这种投稿无门的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同时，对沈从 

文来说，与正式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间的互动 

与交流是其乡土文学观念“发生”的关键。 

徐志摩 1925年 10月 1 日接替刘勉已，主编《晨 

报副刊》， 并在当天发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 

交代了阵容庞大的约稿人，其中提到“新近的作者如 

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诸先生也一定 

当有崭新的作品给我们欣赏” [11](138) 。这对初涉文坛的 

沈从文来说， 是知遇之情。 之后徐氏又多加提携， 1925 
年 11 月 11 日《晨报副刊》刊载了沈从文的一篇散文 

《市集》。文章后面，附了一篇简短的评论，署“志摩 

的欣赏” ：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 

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 

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 

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 

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 

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4](49) 。 

徐志摩高度赞赏了沈从文的《市集》， 既肯定了这 

种颇具地方特色的风景人情的选材， 又肯定了作者 “处 

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的散文诗化的书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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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编徐志摩的附言赏析，是对沈从文莫大的鼓舞， 

对沈从文以后的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沈从文 

乡村之梦得到肯定，大大增加了他从此中取材的信心 

和勇气。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沈从文似乎并未意识 

到这段话之指示创作‘方向’的意义，直到两年后才 

有所觉悟， 开始尝试乡土抒写” [12](110) 。 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统计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晨报副刊》对沈从文作 

品的刊发情况见表 1。 

表 1这些作品除了杂文 《扪虱》，其他的全部是沈 

从文早年的生活经验，《移防》《叛兵》是他军队生活 

的写照，其余则是湘西的风情人情的白描。虽没什么 

技巧可言，但至少是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情感真挚 

动人。沈从文在徐志摩的引导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进行乡土抒写。 

对此，韩石山在 《徐志摩传》中感叹“ 《晨报副刊》 

是名刊，哪个作家遇上这样的编辑，不出大名才怪 

呢” [11](293) 。但是为什么徐志摩如此器重沈从文呢？韩 

石山认为“志摩的可爱之处在于，只要我看得上你， 

只要咱俩对脾气，怎么着都行” [11](292) 。真的是怎么都 

行吗？徐志摩待人确实率真可爱，但作为编辑自然有 

他的用稿原则和倾向性，并且“凡有想说的话，就在 

登载的文章后面附上几句，可说是志摩编《晨报副刊》 

的一个风格” [11](153) 。前面也提到，徐志摩欣赏沈从文 

的《市集》是“多美丽多动人的一幅乡村画” ，这是对 

沈从文乡土选材和散文诗般的描写方式的肯定。所以 

徐志摩接连刊发沈从文的稿件， 不是简单的 “对脾气” ， 

而是欣赏沈从文作品的审美取向。在这个前提之下， 

才会“怎么着都行” ，甚至毫不在乎《市集》 “一稿多 

投”可能引起的版权纠纷。 

关于《市集》的发表，有个小小的插曲。徐志摩 

刚接手《晨报副刊》的时候，前任编辑刘勉己留下一 

些稿件，其中就有沈从文的一册稿子，沈从文说那时 

“正同此时一样，生活悬挂在半空中，伙计对于欠账 

逼得不放松，故写了三四篇东西并录下这一篇短东西 

做一个册子，送与勉己先生” [4](50) ，并且附函给刘勉 

己， “ 《市集》一篇，曾登载过” [4](50) 。实际上《市集》 

曾发表于《燕大月刊》，后又刊载于  1925 年  4 月  21 
日的《京报·民众文艺》，署名休芸芸。待徐志摩接编 

之后，问沈从文这册稿子有没有刊载过，沈从文也早 

已忘记了这篇，只说“统未登载过” 。偏偏徐志摩看中 

了《市集》，不仅刊载还附言赏析。待沈从文看见刊出 

的《市集》后，才想起之前已经发表，很是担心。因 

为不久前刚刚发生“凌淑华剽窃琵亚词侣”的事件， 

他怕“自己的一篇文章再连累了徐志摩，让人家说徐 

志摩发了别处发过的稿子。当即写信给志摩，说明事 

情的原委，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 [11](152) 。于是特发了 

一篇声明给徐志摩： “那一篇《市集》先送到《晨报》， 

用‘休芸芸’名字，久不见登载，以为不见了。接着 

因《燕大周刊》有个熟人拿去登过；后又为一个朋友 

不候我的许可又转载到 《民众文艺》上——在此又见， 

是三次了。小东西出现到三次，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 

笑的事！ ” [4](50)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市集》被发在了 

三个不同的刊物上，这也算是一稿多投了。对此，徐 

志摩倒不在乎，他答复沈从文：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 

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 

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 

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 

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 

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 

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4](52) 。 

徐志摩以轻松诙谐的口吻将此事化解，对沈从文 

呵护有加。他高度赞赏并且暗示沈从文的《市集》是 

表 1  1925年 11月 12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文统计 

日期 刊号 题目 体裁 署名 

1925.11.12  第 1306号 《赌徒》 戏剧 沈从文 

1925.11.14  第 1307号 《水车》 散文 休芸芸 

1925.11.16  第 1308号 《更夫阿韩》 小说 休芸芸 

1925.11.19  第 1400号 《玫瑰与九妹》 小说 休芸芸 

1925.11.23  第 1402号 《扪虱》 杂文 小兵 

1925.11.26  第 1404号 《瑞龙》 小说 沈从文 

1925.11.28  第 1405号 《野店》 戏剧 沈从文 

1925.12.7  第 1406号 《移防》 
① 

小说 沈从文 

1925.12.19  第 1412号 《叛兵》 诗歌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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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 ， 充分肯 

定了沈从文作品的价值，也表明了自己的审美倾向。 

另外，比较徐志摩对王统照《水夫阿三》的刊载 

和评价，这种倾向性更加明显。《晨报副刊》第  1302 
号，发表了王统照的《水夫阿三》，徐志摩在文章的前 

面附了一篇按语，批评道： “没有真实的经验的背景， 

单想凭幻想来结构幻景，或是把不曾亲目‘实现’的 

经验认作了现成的题材，更说不上想像的洗练，结果 

写出来的都是不关痛痒的‘乱抓抓’——叫你看了不 

乐也不恼，反正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最难受不过 

的。 ” [13](253) 并且还明确指出： “我从不喜欢曹拉派的写 

实小说。 ” [13](253) 徐志摩看中真实的经验和情感，虽说 

文学作品不能缺少想象但是不能凭空想象。同时，徐 

志摩不太欣赏左拉派的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较之沈 

从文的《市集》，徐志摩显然更欣赏后者。而沈从文针 

对《水夫阿三》也写了一篇评论《扪虱》，发表在《晨 

报副刊》，他尖锐地指出： “无感情而来写文章，这也 

值得佩服，我佩服你的是浮浮泛泛居然能写得出那么 

多字。 ” [14](15) 显然，他跟徐志摩的文学鉴赏取同一 

态度。

对沈从文来说， 有真实经验又有真实情感的素材， 

莫过于往昔乡村生活。 加之编辑徐志摩的赏识和认可， 

沈从文着力开掘美丽动人的湘西世界就是情理之中的 

事了。 

三 

1926年，沈从文更加努力， 发表各种文体作品 70 
余篇。有关乡土回忆的作品有：小说《赌道》《占领》 

《堂兄》《在别一国度里》《槐化镇》《往昔之梦》《黎 

明》《腊八粥》《哨兵》《炉边》《传事兵》《记陆弢》等； 

剧本《鸭子》《霄神》《羊羔》《蟋蟀》《过年》等；诗 

歌《无题》《还愿——拟楚辞之一》等。而 1926 年底 

《筸人谣曲》 的整理发表标志着沈从文乡土观念由 “发 

生”走向了“自觉” 。 

沈从文到北京已有 3 年，发表了不少作品。当他 

回忆湘西生活的时候，笔端是那么温柔，而当他执笔 

抒写城市生活的时候，则充满了艰辛和苦楚。记忆中 

的“乡下人”是沈从文飘泊困顿时的精神慰藉。现实 

生活中的城里人虽然“文明”但是萎靡，虽然“自由” 

但不自然。他在比较中慢慢地发现这些“乡下人”身 

上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可贵品质。所以，他要用手中 

的笔来给“乡下人”写一首生命的赞歌。例如《在别 

一国度里》原题《在别一国度里——关于八蛮山落草 

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 
② 
， 它是沈从 

文创作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文中“名声不好”的山寨 

大王要娶宋伯娘的女儿， 母亲不想送女儿 “羊入虎口” ， 

百般推脱， 后来证明母亲的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 “那 

个山大王在人们眼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 

他的灵魂深处，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汉子。他对大 

妹的体贴与温情，具有都市男女所没有的生命活力— 

—原始、单纯、然而充实” [15](146) 。这篇文章不管是在 

选材还是文字处理方面，都比之前的作品有了很大进 

步。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沈从文说： “我渐渐感到我 

所知道的山歌太少了，许多许多我能摹想得到的那类 

年青男女的事情，就找不到一首更朴质合乎实境的歌 

来唱。因此我才想起写信转故乡去找寻那些东 

西。 ” [16](18) 于是，他托在湖南当兵的表弟印桂远收集 

山歌， “抄来的歌，计有四百多首，感谢小表弟同其他 

副爷的殷勤，这些歌儿竟能凭他们的笔，——是怎样 

笨拙幼稚的笔呀——塞到我眼底来，差不多每一首都 

足以使人生颇大的感动。差不多每一首都能够去打动 

一个乡下少男少女的心” [16](18) 。面对这些原汁原味的 

筸人山歌，沈从文生命中已经萌芽的对故土文化的眷 

恋之情更加强烈。1926年 12月 25日到 29日，《晨报 

副刊》发表了沈从文整理的 41首镇筸山歌，他在“前 

文”中说： “我谢小表弟，及其他的副爷们，所寄来的 

一部分歌谣，却给了我一个颇感趣味的工作了。虽然 

所寄来的东西是不多，我却从这些类乎芹菜萝卜的不 

值钱的土仪中，找出了些肥壮一点的大红薯在未能汇 

成集子以前拣出来，加以解释，供大家尝尝鲜。 ”最后 

他说： “我还希望我在一两年内能得到一点钱，转身去 

看看，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 

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 

俗，和有价值的苗人的故事。我并且也应把苗话全都 

学会，好用音译与直译的方法，把苗歌介绍一点给世 

人。 ” [16](19−20) 由这些歌谣想到地方的习俗、故事与文 

化，这可以说是沈从文乡土创作自觉的宣言。 

这些山歌在之后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文学创作中， 

多次出现，增添了生动质朴的民间审美情趣。比如小 

说《萧萧》里面，花狗唱的情歌：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姣妹洗碗碗重碗， 

姣妹床上人重人 [17](257) 。 

这是直接转引发表在 1926年 12月 27日 《晨报副 

刊》第 1499号《谣曲选录》中的第 2首山歌：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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姣妹洗碗；——碗重碗， 

姣妹床上；——人重人…… [16](22) 

小说《边城》中，二老走马路在夜里给翠翠唱歌， 

翠翠以为是梦，而祖父心里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 

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翠翠， 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虎耳草， 

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预备怎么 

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 

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 

唱多久我也听多久！ ” 

“唱三年六个月呢？” 

“唱得好听，我听三年六个月。 ” [17](124−125) 

“三年六个月”这个时间，具有特殊的意义。沈 

从文在 1936年《边城》校注初印本上题写了这样一段 

话： “这句话本是一个典故。湘西人山歌有那么首歌： 

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 

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 [14](439) 他这里提到的山 

歌，就是《筸人谣曲》中《谣曲选录》的第 11首。在 

沈从文晚年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中，提及《边城》 

中“走马路”的对唱风俗时，仍然念念不忘这首山歌， 

他甚至说： “这诗我帮你抄下来，很有趣味。 ” [18](125) 

这首山歌还在小说《长河》中出现，在“枫木坳”一 

节中，夭夭唱的第二首山歌是： 

你歌莫有我歌多， 

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 

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19](138) 。 

除了借用筸人山歌的形式和内容之外，沈从文透 

过这些山歌反观都市男女， 初步形成城乡对照的观念。 

《谣曲选录》第 26首是： 

你要联人就联人， 

莫学看牛伢崽望草坪， 

高坡平地一样草， 

贫穷富贵一样人！ [16](32) 

他在附文分析时不禁感慨： “这种解释用到在别的 

如像近来都市中的男女关系上，那当然是只见其傻， 

但在真率的代帕们心中，能够使她的态度坚决走向男 

的所希望的那一面，那是无疑的吧。 ” [16](32) 乡下人的 

爱情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更不是像城里男女建立在 

物质欲望之上的爱情，而是“爱必须以爱为前 

提” [1](203) 。从这些乡间质朴的山歌中，他汲取了一种 

生命形式和灵魂上的力量。这在他之后创作的《雨后》 

《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 

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沈从文与苗族的血缘联系，决定了他的创作在 

骨子里所烙上的中国南方楚文化的印记。 ” [6](71) 看到这 

些山歌之前，沈从文对南方楚文化是无意识的，但此 

后他的乡土书写意识走向了自觉。金介甫认为沈从文 

“出版了一部 《筸人谣曲》， 收进了四十一首凤凰山歌。 

作者没有专门研究过湘西民间文学，后来也再未继续 

搜集过。可是，湘西民间文学的主题早已在不知不觉 

中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5](207) 。1930 年  1 月  3 
日，沈从文在复王际真信中说： “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 

返湘看看我的爸，我将学一点苗语，将来写文章一定 

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 

秩序上不坏， 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 ” [20](36) 1931 
年 11月 13日，沈从文致信徐志摩： “近来我心里很灵 

活，手下很笨，所以写不出什么文章。预备两个月写 

一个短篇，预备一年中写六个，照顾你的山友、通伯 

先生、浩文诗人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 

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不久就有一个在上 

海杂志上出现，比《神巫之爱》好多了。 ” [20](150) 伯通 

指陈伯通，浩文指是邵洵美，而据张学勇分析，山友 

是指林徽因 [21] 。这些文坛上的好友也像徐志摩一样， 

给了沈从文抒写湘西的勇气和热情。加之乡土观念的 

自觉， 到了 30年代初， 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走向成熟， 

一批代表作也相继完成。出版《神巫之爱》《龙朱》《虎 

雏》等多部小说集，他的“湘西世界”初步形成。 

任何一个作家都有成长的过程，并不是开始执笔 

就能写出经典的传世之作，他们都有一个寻找自我并 

确立自己独特性的准备阶段。沈从文没有上过大学， 

生活给了他无穷的财富，让他能最终寻找到自己。但 

是生活同样给了他无尽的磨难，当他在黑暗中艰难前 

行的时候， 徐志摩点亮了他前进的方向。 “尤其是徐志 

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的那 

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 

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 

了。 ” [22](7) 而当沈从文看到表弟寄来的筸人山歌的时 

候，内心压抑的情感找到了出口，乡土意识彻底觉醒。 

这是沈从文创作道路上重要的一环。但是自觉不等于 

成熟，沈从文仍然在不断努力学习中进步，直到 1928 
年《柏子》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成熟。 

他在同年发表的《杂谈六》中说： “我的工作只是我想 

把自己思想感情凭了文字来给异地异时人与人心的沟 

通的一个机会。我只想我这工作可以给我走到美的一 

条路上去，我从我这工作上面认识普遍的人生，人也 

可以从我这工作下面认识一切，则我同人类的关系算 

很深了。 ” 他对文学的认识也从形而下的层面走向了终 

极意义的思考： “文学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活动，以及 

代表一个民族心灵真理的找寻。我们可以说佩服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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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佩服成吉思汗，佩服……但最可爱的，却是如像 

托尔斯泰一类人。 ” [14](27) 

注释： 

① 《移防》在 1926年收入《鸭子》集时，篇名改为《船上》。 

② 本文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押寨夫人》为书名在 1927 年出 

版，但此版本现未查到。此后又收入 1929 年上海红黑出版社 

的《男子须知》集里，篇名亦改为《男子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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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and consciousness of 
Shen Congwen’s local literature lense 

LI 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Shen Congwen’s local literature sense has insearable connection with Xu Zhimo. At the 
end  of  1925, Xu  spoke highly  of  Shen Congwen’s  “A Market”, which was  the admiration  of his  selection  of  native 
materials and the ways of his narrative style, and directional significance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for the future. Until the 
end  of  1926,  the  collating  and  publishing  of  “Ganrenyaoqu”  marked  the  consciousness  of  Shen  Congwen’s  local 
literature sense. However, the occurrence and consciousness didn’t reresent the maturity. And Shen Congwen’s native 
literature ideas became mature in the late 1920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Local Literature Concet; rovincialism; Xu Zhimo; “Ganrenyao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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